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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山水】

游“半月里”
文 赵德威

实话实说， 自己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畲族的
“畲”字一直不知道怎么读，直到前不久去闽东
霞浦参观了一个名叫“半月里”的畲族村，才算
真正认识了“”字（读 she）。这个畲族村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 也是目前我国保存畲族历史文
化遗产最为完整的古村落。

“半月里” 畲族村位于福建省霞浦县溪南
镇，是一个 300 余名畲族人聚居的村庄。整个古
村背靠弥勒山山麓，状如一轮弯月，故名“半月
里”。“半月里”村环境古朴静谧，山清水秀，林壑
幽深， 迄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 村民大多姓
雷。 据导游介绍，“半月里”在清朝初年，以雷志
茂为先祖的雷氏家族，由福安迁来此地。起初以
农耕为生，业余亦读书习武。先祖的后代六世孙
雷世儒，传承读书习武的家风，考取了清朝武举
人。 他不但武艺高强，且善于经商，曾带领许多
村民在福建、广东、台湾等地贩运茶叶、布匹、大
米、糖等物资，积累起雄厚的资金，使雷氏家族
进入了鼎盛时期。 目前村中留下的古建筑雷世
儒大厝、雷氏宗祠、龙溪宫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步入“半月里”，首先见到的是村口那棵大
榕树，那真是盘龙虬曲，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这
棵老榕树也有着几百年历史。 走在碎石铺就的
古村巷子里，恍如穿越回 300 年前的岁月。这里
的建筑大都沿着山形，从最高处层层往下排列，
基本上由青砖和鹅卵石砌成。所以导游说“半月
里”的建筑布局，像极了古装片中的场景。 如雷
世儒大厝是清道光年间修建的，有大小房间 38
间，柱子 126 根，占地 1300 平方米。内部雕梁画
栋， 气势非凡， 是闽东地区重要的畲族文物古
迹。 举人府也是道光年间建的，内存文物颇丰，
其围墙顶端高出的小阁子， 是当时用于点灯的
灯罩， 不怕风吹雨打。 龙溪宫是清雍正八年建
的，由大门、戏台、众厅、神厅、神龛等构成，其建
造工艺繁琐细腻。 据说每到正月十五和七月十
五，抬轿、游神、唱戏就在这里举行，热闹非凡。

“半月里”的最高处建筑现在是畲族民间博
物馆，展示了这个村落从起源至今的发展历史。
面积不到 100 平米的 3 层房间摆放着几百件畲
族文物，馆内收集了约一千余件展品，涉及畲族
先民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的历史文物，如做工
细致的畲族花斗笠、古青花瓶、碗、凤冠、头簪
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青铜“龙头杖”，这是当
时村里族长权力的象征。 小姐闺房陈设也颇具
畲族元素，雕花大床、青色蚊帐；在通风处悬挂
的盘子是当年的简易“冰箱”，把吃剩余下的食
物放在那里可以保存几天……畲族先民的智慧
可窥一斑。

总之，“半月里”村犹如一座畲族大观园，浓
缩着福建畲族的生存历史。 在这里几乎人人都
是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村里的妇女不少都梳着
畲族凤凰头， 听说凤凰头是姑娘结婚之后才可
以盘的。这里还有一个摄影“网红”景点，晨曦中
一个老农牵着牛走过榕树下， 晨曦是放的烟雾
冒充，以假乱真……

离开“半月里”时，不由让人感慨：百年时光
匆匆逝，青砖老屋历风霜，人生如梦当自醒，不
枉世界走一趟！

常常想起马书记

【岁月悠悠】

文 杨月琴

50多年前，丈夫下乡伤残病退回沪。我在
兰州棉纺厂工作，为了照顾瘫痪的老公，我向
单位提出申请，要求调回上海工作。

我所在的“兰棉”厂有好几千职工，姑娘
居多， 当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姑娘结婚成家
后，分居两地的状况表现突出。申请调动工作
的就越来越多， 我能在这众多的申请者中率
先办成吗？ 心里没底。 申请程序是，首先向车
间工段的党支部书记兼工段长老马提出，他
掌握着第一关“放行权”，然后是车间主任这
一关，最后一关是劳资处。

马书记很同情我的处境。 他是河北唐山
人，20 世纪 50 年代，他独自一人离家到兰州
谋生。兰州是新兴工业城市，到处都在破土建
厂。 马书记那时候年轻力壮， 很快被招工进
“兰棉”筹建处工作。 厂建成了，他便留了下
来。成了“开厂元勋”。他们这一拨人中不少人
担任了厂和车间的领导， 老马由于文化水平
不高，安排他当了工段长，但也管着三、四百
号人。他在兰州挣钱养家，妻子在唐山老家耕
种农田，抚育儿女，服侍老人。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爆发，使马书记家房塌屋倒。
老家的六口人压死四口， 遇难的是他的父母

及一双儿女。劫后余生的妻子脊柱骨折，中枢
神经损伤， 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截瘫病
人。躲过一劫的是外出不在家的小儿子。马书
记回家处理好后事， 就把妻子和小儿子带回
兰州。 推己及人，我的请调报告一交上去，他
马上呈报厂劳资处。

请调报告报上去半年多，音信全无，照理
说，这点时间不算长，但我却有点等不及。 关
心我的同事们纷纷劝道：还是快“烧烧香”通通
关节吧， 现如今求人办事哪能不花销人情开
支？ 想到千里之外伤残的丈夫正翘首以待等
我回去。我决定拉下面子去“通路子”。但我是
个一线生产工人，平时来往皆“白丁”，根本不
认识工段长级别以上的领导， 送礼都摸不着
门。 于是，我又想到了马书记，他与厂里各级
干部都熟，由他替我去催办，肯定事半功倍。

马书记家离我们宿舍不远，我常去，很随
意。去了与师傅谈谈工段里的情况，跟师母聊
聊家常。 但这次去，我却有点犹豫不决，目的
性太明确，功利性太强，有点难为师傅。 师傅
平时喜欢喝几口， 我便托人到西安去买了两
瓶西凤酒，作为央托之礼。 随后，拣师傅心情
较好的一天，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去了。师傅
见我提酒上门，以为我要与他喝酒排遣，很是
诧异，明白我的来意后极其难受。他痛心疾首

地握着我的手说：“小杨， 你怎么也做这种违
心事？ 你让别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吗？ ”看
到师傅如此义愤，我自惭形秽。过了一会他又
说：“这样吧，酒留下，酒钱拿去，回去后安心
工作， 耐心等待， 调动的事， 由我来替你操
办”。 我如遇亲人，痛哭失声。

马书记厚道人，答应的事放在心上。没多
久， 便了解到我的请调报告搁浅在车间主任
施老头那儿。我们的车间很大，要求调动人很
多。 我进厂 10 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
者。施主任把我当作车间的“主力队员”，舍不
得放。 马书记与施主任是当初睡在一个工棚
里的上下铺的“赤膊兄弟”，无话不说。当马书
记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 便提着酒直奔施主
任家。酒足饭饱后，马师傅便提出我的请调问
题，并请施主任体谅我的家庭困难。他说：“老
施啊！你看不见我天天伺候你弟妹的苦楚吗？
瘫痪在床的病人一刻也离不开家人照料啊！
小杨再能干再先进，咱也不能留啊！ ”

马书记还向施主任表示，小杨走了，少了
生产能手，我再为你培养。 施主任听了马书记
这番话，不再犹豫，当即表示签字放人。时隔不
久，厂劳资处的批文下来了，同意我调回上海。

转瞬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 马书记令我
永生不忘，不知他老人家还健在吗？

文 张希纯

俗话说:父母在，子女永远是孩子。 我，深
以为然! 鄙人自退休以来，逢年过节，亲人诞
日、忌日，尤其是母亲节、父亲节，思念之情总
会油然而生，且一年比一年更浓烈。

1964年，12 岁的我，忽地成了“没爹的孩
子”。 52 年后的 2016 年 11 月 23 日，母亲在
寓所仙逝，102 岁的她去和我的爹爹在天堂
团圆了。 而做了 64 年孩儿的那个“我”，一时
间，竟然不知所措：我也成了无父无母的“孤
儿”了？ 真是戚戚然，惶惶然。

我的老家无锡称孩子为“老小”。 老人与
小孩有时确实极象，比如此刻的我，心中呼着
“嗲嗲姆妈”，又似乎听到他们的应答声，仿佛
又回到了儿时的美妙时光。精神上，心理上冒
出的稚气，竟与当下我那孙儿无异!

求学始至退休前，填表不少。大多数可入
档的表格，有一项是必填的———籍贯。为何填
了出生地(有些表中有这一栏)还要填籍贯？
通俗说，要你回答的是，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
比姓什么重要多了。 现在姓氏已似乎不是传
宗的标志了， 从母姓或由着性子改姓并不稀
奇，比如有位邻家小孩就叫“陈杨欢喜”，把父
姓“陈”和母亲“杨”叠合成复姓“陈杨”。 而改
籍贯则从没听说过。 是啊， 你的祖上来自哪
儿，不是随意能改动的，许多宗族都有族谱，
记载得明明白白。

籍贯为何从父不从母？ 脑海中冒出这个
问题，恐让人笑掉大牙———这还用问？ 中国远
古时代从母系社会进化到父系社会后就确立

了“父权”的家庭地位，进而确立了男性统治封
建王朝的“皇权”。 无论平民还是皇家，籍贯出
娘胎就打上印记了，是改不掉的。 除非别有用

心者，为了攀龙附凤，硬是把自家的籍贯改成
某望族的籍贯，沾点“贵族气”，以此抬高身价。

所以，我以为，父亲就是家族历史中的“一
节”，一节一节串联起来构成家族历史。那母亲
呢？自以为，母亲则是家的承载体，不是有一句
话叫作“没有女人的家不成其为家”吗？母亲张
开宽厚的双翅，儿女在翅膀下尽享温暖。

上海人口信息透露： 截至 2020 年底，本
市户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533.49 万
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6.1%；其中 80 岁及以上
高龄老人占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15.5%；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080 人；上海平均期望寿
命达 83.67岁”。 我估摸“老了”还在享着父母
之爱，做着幸福孩儿的老人多着呢!

母亲节之后，父亲节又临近了。每逢佳节倍
思亲，此刻，我辈“小老人”如若能与“老老人”的
父亲母亲共度佳节，那是人间的神仙美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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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换新车了

【万家灯火】

文 连俊

儿子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他的工作需要
满世界的跑。 当时地铁线路少， 主要挤公交
车。所以每天下班回来，累得筋疲力尽。由此，
他萌生了买一辆私家车的念头。 他的想法一
经说出，就遭到我和老伴的一致反对。理由很
简单，我家没有买车的闲钱。 在我的观念中，
私家车是有钱人家的事， 跟我们没关系。 再
则， 听有车一族的人说， 一辆私家车一年的
“养车费”不下两万，包括各类税、险费，汽油
费，停车费，洗车费等。 用这笔“养车费”去乘
出租车，一年根本用不了。 自己开车，不是光
买一辆车，还得去考驾证，拍牌照。上路以后，
要熟悉路况，养精蓄力，戒酒戒躁，上路开车，
一点都马虎不得。现在上下班已经很累了，再
开车上下班不是累上加累吗。“打的”多轻松，
手一扬，车就来，车一到，车门一拉，里面一
坐，不费神不费力，只要开口说一声去那里，
出租车驾驶员就安全地把你送到目的地。 不
费心，不惹祸，多省心，疲劳了，还能打个瞌
睡。听人劝，吃饱饭，经大家这么一说，儿子当
时打消了买车的念头。

儿子再次萌发买车念头是在我们搬家以

后。 新家在市郊结合部，中环以外，前没有轻
轨，后没有地铁，仅有的 2 条公交线路也离家
较远。 平时，连出租车都很少主动进来。 黑车
有，车费贵，且没有安全保障。 但有的时候时
间来不及了，只能乘黑车，有的时候甚至硬着
头皮乘拉客摩托车。 但这还不是他一定要买
车的原因， 强化他要买车的念头是我的几次
叫车遭遇。 我行动不便，由轮椅车代步，如果
遇到什么紧急事，重要事一定要外出，全家人
去马路边帮我扬招出租车。 大多数司机视而
不见，扬长而去。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他心
头，可以说，是他的夙愿。在他小的时候，我家
要有个什么串亲眷，访朋友的事，都是妻子带
着他去的。 我跟他说，你全权代表爸爸去。 初
时，儿子为自己能代表爸爸很高兴，觉得自己
长大了，得到了爸爸的信任。据儿童心理学家
分析， 六， 七岁的小孩具有这样一个年龄特
点。 他们希望自己长大，自己能干。 遇到如意
的事情，愿意与成人合作合作。 然而，儿子参
加我弟弟的婚礼回来后， 竟一个人躲在门后
抽泣起来，我以为谁欺负他了，便问他为什么
哭，他突然跑过来一头扑在我身上大哭起来，
边哭边说：“等我长大了， 一定去买一辆小轿
车，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一起去。 ”

为了实现儿子的一个夙愿， 为了我们父
子俩出门方便，我们举全家之力，付了首付，
拍了牌照，买了一辆价钱比较便宜的国产车。
儿子买车后，全家真的“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一
起去”了。 就在他买车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
妹妹家重新装修了住房， 搬进新居后要 “暖
灶、暖房”，就得办乔迁喜酒啊。我们家是个大
家庭，人丁兴旺，四世同堂。 以前遇到这种团
聚，我是没法去的，妹妹住在市中心，我却远
在中环外，几十公里的距离，我无法逾越。 现
在好了，车就停在家门口，儿子背我到座位，
轮椅放在后备箱，车子一发动，全家就“一起
去”了。 车子载我融入大家庭，在充满温馨的
家宴上， 我尽享天伦之乐， 饭后拍了 “全家
福”。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默默念道：有车真
好，它扩大了我活动的范围，缩短了我与亲人
间的距离。

前不久，儿子闷声不响地置换了车辆。鸟
枪换炮了，换成一辆世界名牌的轿车了。想想
以前， 买一辆价钱最便宜的的国产小排量轿
车，还得举全家之力，还要分期付款。 现在一
次性付款就置换了一辆“豪车”，眉头都不皱
一下。儿子从小康迈入中产阶层了，为父我的
心里美美的。

父亲节杂谈

【心花一束】


